
March   10   2026   Tuesday    Page7Chinese  Commercial  News大眾論壇

t一
二○二六年三月十日（星期二） 商報

豆豆（黃樹人） 葉榆

悼勁揚同學 初心
昨天下午，我到工作室

準備下週一要去退休署幫客
戶換卡的資料，順便再泡一
壺鐵觀音。在等著助手去辦
理授權書律師公證的時候，
突然看到「82英語」微信群
裡出現了「雙手合十」的符

號，心裡咯噔一下，趕快打開微信——是
惠玲傳出的訊息：我們班的同學黃勁揚離世
了。

我 立 刻 打 語 音 電 話 給 勁 揚 的 同 桌 漢
水，漢水沒接，我也就不敢離開工作室。半
小時後，漢水看到我的微信，隨即回覆，證
實了噩耗。

上週末，我回納卯參加慈濟新春祈福
會。週一中午，在與納卯的師兄師姐們開會
時，接到了老同學莊漢水的電話。原來是外
交官莊元元同學回福建，當時因為在開會，
我只與元元聊了幾句，邀請他來馬尼拉，見
見老朋友們。

漢水說，那天他們約了十位同學和老
師在泉州見面，勁揚也在其中。沒想到四天
之後，勁揚因心肌梗塞突然離世，家中還有
年邁的雙親。

勁揚是我們班為數不多畢業後一直當
老師、直至退休的同學。三十九年的教書育
人，他從普通老師做到教研組長，後來擔任
副校長，育人無數。

我與漢水從晉江一中就是同班同學。
那時漢水用現在時髦的話說，有點「酷」；
或許因為我是班裡年紀最小的，當年我們班
的女同學們說，他只會理我。而我最好的同
學黎青是勁揚的同鄉，他們都來自惠安，又

分配到同一所中學——惠安螺城中學任教。
我至今還記得勁揚寫得一手好字，與

同樣老實敦厚的同桌漢水是好朋友。當年，
我離開教職來到菲律賓，把思念藏在心頭。
十五年后才首次回國，因為來去匆匆，第一
次只見了杜黎青與廖柏森。隔年再回國時，
通過黎青找到勁揚，再輾轉找到漢水。那
一次，勁揚做東，我們四個人在惠安著名的
「聚龍小鎮」見面。勁揚給我的感覺，還是
與學生時代一樣樸實誠懇。

大學畢業後，同學們各奔前程，要相
聚並不容易。四十年間，我們總共組織了四
次聚會，每次勁揚都會參加。而我僅參加過
十一年前的畢業三十週年聚會。去年國慶期
間舉辦的畢業四十週年聚會，我錯過了。
十一月份我回國時，漢水、朝鵬、榮源、葆
青與我在廈門見面。我心想，下次回國時一
定要再與同學們相約；因為黎青忙著照顧孫
女走不開，我打算與漢水再去惠安敘舊聊
新。

沒 想 到 ， 噩 耗 突 然 降 臨 。 這 幾 年 返
鄉，總是因為時間關係，只在石獅附近走
動，也少了與老同學們的聯絡，甚至沒能見
面。我總以為現在大家都退休了，以後有大
把時間可以相聚。沒想到，真的應驗了那句
話：「我們不知道明天先來，還是無常先
到。」

勁揚是在打乒乓球時倒下的，一口氣
沒上來就走了。從佛教的視角來看，這算是
好善終；但心裡依然萬般不捨，勁揚的音容
笑貌，將永遠留在我們心底。

老同學，一路走好！

（03/07/2026）於馬尼拉

昨 天 特 地 去 翻 找 朋 友
圈，才發現自己首次投稿菲
律賓當地報社《世界日報》
的第一篇文章竟然是2013年4
月26日。感謝這個互聯網時
代，有微信這個社交軟件，
可 以 記 錄 太 多 有 意 義 的 事

件。如今回頭再看，朋友圈的記錄，何嘗不
是生命中的那些發光與美好的往事。

自認從小我就不是學霸，而是處在學
渣的邊緣，偏科相当嚴重。數學對我來說，
深惡痛絕。老師在上課的時候，我完全聽不
進去，只想著趕緊下課吧。對於語文，也許
因為語文老師是班主任，也是一位和藹可親
的老太太，她挺喜歡我的。所以她在上課，
我會很認真聽課。我的語文成績一直保持中
上的成績。特別是期末的作文考試，經常拿
到班級的前幾名。可能在那個當下，已經萌
發了我對文字的喜愛。父母的文化基因也有
遺傳一點給我吧，我讀小學開始就喜歡看
書。以前有那種租書的攤子，我是那裡的常
客。這也許就是我小時候唯一的優點，可以
安靜看書。不然我的個性像男孩子，非常的
調皮和貪玩。

長大以後，看書的習慣還是一直都保
留。經常會買一些雜誌看，比如《讀者》和
《知音》。後來，因緣合和，我來到菲律賓
定居。喜歡看書的習慣依然沒有改變。那些
書，有親戚朋友送的，也有國內帶回來的。
這裡的生活比較簡單，一些夜生活也不適合
華人。所以，晚上時間基本都在家裡，看書
成了我最舒適的生活方式之一。以前沒有抖

音視頻號這些短視頻可以看，人的內心相對
比較安靜不浮躁。我的第一篇投稿作品《學
商與情商》是源於上海復旦大學的一件投毒
案件，我看了之後，寫出自己對事件的看
法。抱著試試看的心態，我投稿了，想不到
稿件竟然被認同，並發表在報紙上。十三年
前，訂閱報紙的人很多，不像現在，一部手
機可以了解天下所有的新聞和事件。我受到
了報社主編的鼓勵，又連續寫了四篇文章，
又全部被發表在報紙。後來，因為個人的原
因，加上店裡生意也比較忙碌。大概有2年
的時間，我放下了手中的書和筆。在2015-
2016年吧，又斷斷續續地寫了一些詩，也被
發表在報紙上。

再後來的那些年，我參與了好幾個華
人社團，每天都在刷各種娛樂信息平台，必
須承認自己的內心也變浮躁了。直至去年，
隨著年齡和經歷的增長，我有了更通透的自
我認知。首先決定退出幾個社團，不再把時
間用在無效社交上，對身邊的事物重新去定
義。在當下的年齡，需要的東西和以前不一
樣了，要把心沉靜下來，把自己的感受放在
首位。於是，我再次拿起書，非常認真地去
閱讀去理解，那種內在安穩強大的力量，才
是我真正想要的東西。我重新出發，寫出自
己的故事，寫出對生活的熱愛,寫出對生命
的敬畏。

找 回 最 初 的 自 己 ， 找 回 初 心 。 很 欣
慰，在N年後，我做到了。我寫的只是人生
百態，寫的也是人間煙火。感謝朋友們對我
所有的鼓勵和認同。我會一直堅持記錄生
活，與大家分享這份文字的喜悅和力量。

楊文田

帶你走近世界遺產城市、世界美食之都泉州（一）

泉州開元寺及東西塔
提起福建泉州，人們往

往會想到「海上絲綢之路起
點」「世界遺產城市」「世
界美食之都」等一系列熠熠
生輝的稱號。然而，真正走
進泉州便會發現，這些榮耀
並非憑空而來，而是深深植

根於這座城市綿延千年的歷史肌理之中。
若要理解泉州的精神氣質與文化格局，開
元寺與東西塔，無疑是一處繞不開的起
點。

清晨的泉州老城，尚未完全甦醒。我
沿著中山路緩步前行，騎樓的木窗在晨光
中顯得斑駁而溫潤，街邊小店已飄出麵線
糊與油條的香氣。穿過逐漸熱鬧起來的人
流，開元寺那道厚重而靜謐的山門，彷彿
一道時間的門檻，將人從現代城市引入千
年前的宋元泉州。

開元寺始建於唐垂拱二年（686年），
原名「蓮花道場」，距今已有一千三百餘
年歷史，是福建省規模最大、歷史最為悠
久的佛教寺院。寺院坐北朝南，中軸線層
層展開，整體格局宏闊而不張揚，處處透
著歷經滄桑後的從容與自持。1982年，開元
寺被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21年，
作為「泉州：宋元中國的世界海洋商貿中
心」的重要組成部分，列入《世界遺產名
錄》。

步入寺內，首先映入眼簾的是寬闊的
前庭與古老的石板路。腳下的石板被無數
僧侶、香客與行人踏得光滑溫潤，彷彿每
一塊石頭都銘記著來往的腳步聲。抬頭望
去，東西兩座石塔分立寺院兩側，巍然聳
立，塔影映入蒼穹，構成泉州最具辨識度
的城市天際線。

東西塔，正式名稱為鎮國塔與仁壽
塔，均建於宋代，是中國現存最高的一對
石構佛塔，也是泉州世界遺產的核心組成
部分。兩塔皆為五層八角仿木樓閣式結
構，高度均超過四十八米，通體以花崗岩
砌成。歷經千年風雨洗禮與無數次地震、
颱風侵襲，至今依然巍然不動，堪稱中國
古代建築史與工程技術的傑作。

走近東塔，細看塔身浮雕，令人歎為
觀止。佛像、菩薩、飛天、護法、供養人
等形態各異，線條流暢，神態生動，既具
中原佛教造像的莊嚴肅穆，又融入海洋文
明與多元文化的審美特徵。學者指出，其
中可清晰辨識出印度、波斯乃
至中亞藝術的影響，這正是宋
元時期泉州作為國際大港、萬
國商舶雲集的生動寫照。

站在塔下仰望，塔身層層
向上收分，比例勻稱而穩健，
給人一種向上生長的力量感。
這不僅是宗教信仰的象徵，更
是 一 座 城 市 精 神 的 外 化 ， 包
容、多元、堅韌而開放。難怪
有人說，若只看一處便能讀懂
泉州，那一定是開元寺的東西
塔。

繼 續 向 內 行 走 ， 大 雄 寶
殿靜靜佇立。殿內香火不盛不
衰，既不喧鬧，也不冷清。前

來禮佛的人群中，有白髮蒼蒼的老人，也
有背著書包的學生，還有輕聲交談的外地
遊客。這裡不像某些景點刻意營造熱鬧氛
圍，更像一座仍被城市日常使用的寺院，
佛教並未被展覽化，而是自然融入泉州人
的生活節奏之中。

殿旁的甘露戒壇、藏經閣、參天古
榕以及歷代碑刻，無不在無聲中講述著泉
州的歷史層次。唐、宋、元、明、清，各
個朝代的印記在這裡層層疊加，卻並不顯
得雜亂，反而構成一條綿延不斷的歷史脈
絡。泉州的歷史並非斷裂，而是如寺中老
樹一般，一圈一圈向外生長。

值得一提的是，開元寺並非一處封閉
的宗教空間，而是一座見證中外文明交流
的活化石。宋元時期，泉州是世界上最繁
忙的港口之一，來自阿拉伯、波斯、東南
亞乃至歐洲的商人雲集於此。佛教、伊斯
蘭教、景教、印度教等多種宗教在泉州並
存共生，而開元寺正是這種多元共生格局
的重要組成部分。

離開大雄寶殿，回望東西塔，塔影
與藍天、白雲、古榕相互映襯，構成一幅
極具泉州氣質的畫面。不張揚，卻耐人尋
味；不喧嘩，卻厚重深遠。這種氣質，正
是泉州能夠成為世界遺產城市的深層原
因。

許多城市的歷史被封存在博物館中，
而泉州的歷史，卻依然住在街巷、寺廟與
市井生活裡。開元寺不是被圍起來供人參
觀的遺址，而是泉州人生活的一部分。清
晨有人前來晨練，午後有人在樹下納涼，
傍晚香客進出，夜色降臨後，塔身燈光亮
起，與城市霓虹遙相呼應。

當夜幕緩緩落下，我再次站在寺前
廣場，遠遠凝望東西塔。燈光勾勒出塔的
輪廓，石塔在夜色中愈發沉靜而莊嚴。千
年前，這裡或許也曾有商旅駐足，聽著異
鄉口音，看著同樣的塔影。千年之後，世
界早已不同，但這座城市依舊以自己的方
式，講述著關於交流、包容與傳承的故
事。

泉州的魅力，不在於一眼驚艷，而在
於越走越深的體會。開元寺與東西塔，正
是這座世界遺產城市最穩固、也最恆久的
文化根基。走近它們，也就走近了泉州的
靈魂。

（未完待續）

施文志

《王彬街十唱》之一
菲華作家、劇作家林泥

水的組詩《王彬街十唱》，
寫 到 那 些 年 代 的 王 彬 街 現
象。王彬街，像條斑鱗剝落
的古龍，喘臥在巴石河邊。
讀林泥水的關於王彬街的詩
作 ， 可 以 了 解 當 年 的 王 彬

街。
《王彬街十唱》之三、《馬車》：晚風

吹涼一襲黃昏/馱一車春意/輕輕然，篤篤然/
擦過古意的教堂/晚風、馬車、古院/牽連/小
橋、流水、人家/沐浴十八世紀的幽靜/點縔
瘦馬破車/王彬像完美脫俗的古董/響往懷舊
原是老的現象/而我偏愛馬車/省油，無污染/
牽引時光倒流

詩的牽引，讓時光倒流到那些年代的王
彬街。《王彬街十唱》之一、《臥龍》：紅
紅綠綠/彎彎曲曲/新痕舊跡/錯落起伏/王彬街
/像條斑鱗剝落的古龍/喘臥在巴石河邊//西方
文明/把河水污染/四周堵築方形高牆/重重窒
息/喉已乾/爪已鈍/靜觀潮汐起落/忍負土石壓
縮/以五千年定功/斑鱗如磨如琢/熱血不減不
滅/當物質分裂延毀大地/嘯然呈祥/將瑞雨灑
向/乾涸江河/枯焦原野

邵建寅先生為林泥水的著作《片片異
彩》代序中說：……那時候他開始創作，致
力於戲劇和小說，率以僑界小人物為主題，
注入啟發性及前瞻性的社會意識，反映華僑
在菲謀生的血淚史，成為「僑民文學」之首
倡者。林泥水著有劇本《馬尼拉屋簷下》、
《阿飛傳》、《龍子》《魔窟》、《戲中
戲》以及短篇小說集《恍惚的夜晚》詩文集
《片片異彩》。

《王彬街十唱》之七、《書攤》：展覽
方塊字的櫥窗/延續中華文化的細胞/曾印過
千百次足跡/越走越入父父子子的框框/厚厚
線裝書/像條牢牢的鼻鍊/牽引我們為牢而少
作牛馬//孩子上書攤/樂園建在NATIONAL/用
甘草調拌方塊字/有稜有角難嚥下/進乎？退
乎？/東乎？西乎？/且把酒/問孔丘

以前在王彬街有很多書店，如新疆書
店，出售中文書籍，還有一個書攤，每天
擺賣中文報紙以及香港報刊，如今已經沒有
中文書店。《王彬街十唱》之二、《倂發
症》：王彬酒家/雨後春筍/五步一館/十步一

樓/油渣像細流湧大江/便塞龍動脈/血管硬化/
後遺症倂發/於是/中風、癱瘓、粗皮、祕結//
請聽一曲數來寶/風雨過/炎陽天/風雨來時把
船划/炎陽過後馬糞香/泥濘積/窟窿填/泥濘積
壤好耕種/窟窿行車遊月巔

五六十年代在王彬街與顏拉拉街交叉
的十字路口而立著四家大酒家。在王彬街道
中，還有大大小小的菜館食店，除了每日備
有三餐飯菜，隨意小酌，婚喜大宴。隨著歲
月蛻變，王彬街十字路口的四大酒家成為菲
華歷史。

菲華社會除了這些酒店之外，還有所謂
「開閩店」的食店，分佈在馬尼拉、巴西、
加洛干、仙範、馬拉悶、馬加致等地菲人聚
居的地方，「開閩店」店內擺著幾張桌子，
幾把椅子，一個連櫃，上面放著一兩個玻璃
櫥櫃，裡面放著煮好的便菜便飯，有的只賣
飯菜，有的還有咖啡、汽水等飲料。「開
閩店」與「菜啊店」是當時華僑所經營的生
意，可是零售商菲化案通過了，這些「生
意」成為華僑的「絕唱」。

八十年代在王彬街南橋邊，出現大排檔
式的吃食店。

《王彬街十唱》之十、《大排檔》：鈎
簷緣瓦/紅墻鮮花/龍爪琬蜿蜒蠻伸/色彩線條
已夠鈎起鄉思/又添燕炒蒸燉風味/黑溝姑代
清溪/布棚假已柳蔭/剎那間神遊江南園林//扶
小攜幼上排檔/龍的傳人/硬指BABECUE/比四
物好消受/問他家住何處/唐山是長長的山/面
憂憂

 記得當年，幾位菲華詩人在黃昏後就聚
集在大排檔煮酒論詩。後來的大排檔逐漸式
微，只剩下幾家食店，最後因為那個地方的
業主要收回所有的店鋪，而大排檔也結束營
業，正式退出王彬街。也成為「絕唱」。

 《王彬街十唱》：八、《落寞》：乘風
來的一代/踣歷數十載風霜/彎彎背影/灰灰鬢
霜/額間貼滿山水畫/背心抱履踏破王彬//驚愕
於流向的急遞/典型的倏改/馬加致新市/時代
的大鏡/古老的只是話當年/落寞矣/塵後的老
牛/旁落的破車

幾十年過去了，誰也沒想到王彬這條唐
人街再度繁榮起來，只是嚮不起達達的馬蹄
聲。更是聽不到很多的閩南話，可是聽到更
多的國語與「大家樂」話語。

蘇麗莎

即使是最熟悉的摯友
也不可口無遮掩隨便開玩笑

E是我多年的同窗，也
是我的摯友，畢業後我倆各
奔前程，她結婚生子，我也
遠度重洋，來到台灣謀生、
結婚成家，盡管這些年來我
倆交往不密切，但是依然保
持書信聯絡。

前 年 ， 我 返 回 菲 律 濱 渡 假 ， 心 血 來
潮，約了幾位談得來的同學（包括E）到馬
尼拉飯店聚餐敘舊，大家相見甚歡，席間我
向E開了許多玩笑，甚至善意的取笑她，我
想以我們的深厚交情，她應該了解我毫無惡
意，她不會介意，豈料，她表面不動聲色，
心中已對我產生厭惡感，我卻全然不知。

今年我又再度返菲，我約E出來見面，
E一口拒絕，說她不想再被侮辱、被傷害
了，我自我檢討，反覆的思考，我體會到
既使是最熟悉、最要好的朋友也是要彼此
尊重，以及要有界線，開玩笑若有冒犯性
或觸碰對方敏感的地方，就可能傷害彼此
感情，而不是增加親密關係。

從此事件中，我深切體悟：友情也需
要分寸，即使再親密的友誼也不是沒有界
線的，開玩笑時需要拿捏得體，要能讓對
方也笑得開心，而不是自己覺得好玩，尊
重是真正信任的基礎，當對方知道你不會
隨便戳她的痛點，才會更安心的敞開心胸
以你相待。


